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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在民宿软广告中，“逃离城市”或“回归乡村”是一种普遍性的主导叙述模式，并反映出城市意象与乡村意象之

间的博弈关系。从标出性理论来看，作为正项的城市意象属于非标出项，而作为异项的乡村意象则是被标出项，

二者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不对称状态。然而，城乡意象的这种非标出与标出的关系有可能随着文化语境的改变而

发生“标出性翻转”。但由于“反标出”机制所形成的阻力，城乡意象的翻转只是一种“局部性”的翻转，并由

此形成了“城乡复合体”这一亚文化产物。这一特殊意象的出现一方面表明以城市文化为中心的“元语言”开始

遭到挑战，但另一方面说明以乡村文化为中心的“元语言”发育还不够成熟，并不具备革命性的颠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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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一般而言，旅游民宿是指“利用当地闲置资源，民

宿主人参与接待，为游客提供体验当地自然、文化与生

产生活方式的小型住宿设施。根据所处地域的不同可分

为城镇民宿和乡村民宿。”[1] 实际上，民宿作为一种个

性化的出行方式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欧美以及日本等

地区就已经出现，与主流的旅游出行方式相比，它显然

是一种较为边缘化的亚文化形态。 而发端于近十年的

“短租”热潮则可被视为中国当代民宿业发展的雏形。

近年来，随着旅游住宿业的多元化发展趋势，标准

化的传统酒店行业已经无法满足越来越趋向于个性化的

住宿需求，而风格独特、别具一格的各类民宿逐渐成为

新的时尚潮流。在这一背景下，国家提出了各项鼓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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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方针，要求“积极发展……客栈民宿、短租公寓、

长租公寓……等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消费需求的细分业

态。”[2] 根据互联网市场调查机构艾瑞咨询发布的《2017

年中国在线短租行业研究报告》测算，2017 年中国在

线短租平台交易规模估计不少于 125 亿元。[3] 除了市场

需求和国家政策的推动之外，移动互联网的日趋成熟为

民宿线上线下供需双方的互动和链接扫除了技术障碍，

使“共享经济”这一理念得以在民宿领域转化为现实。

因此，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民

宿行业与传统的民宿行业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多的依

赖于媒介影响力。在这一背景之下，各种专业的商业性

在线“短租”平台有如雨后春笋，发展迅猛。不少网络

民宿平台甚至是大型跨国公司，比如爱彼迎（Airbnb）、

缤客（booking）等。由此可见，中国当代民宿行业是

以大众传播为基础，并深受全球化资本市场的影响，具

有鲜明的消费主义文化特质。    

民宿文化的消费主义特质实际上与中国当前的城市

化进程密切相关，并反映出城乡二元经济和文化等方面

的严重不对等的现实状况。所谓城市化，“表现为 ：是

由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变迁过程，是由乡村经济（农

业经济为主）向城市经济（初期为工业经济、中后期为

技术经济和知识经济）的转化过程，是由乡村传统空间

社区向城市现代空间社区的变迁过程，是宗族传统文化

向市民现代文化的演化过程。”[4] 也就是说，城市化这

一复杂演化进程其实揭示了乡村与城市之间二元对立和

二元转换关系，其中覆盖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

多个层面。从社会学意义来说，甚至有学者认为城市化

就等同于乡村城市化，“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落后的乡

村社会为现代先进的城市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5] 在

这一演进逻辑之下，乡村社会所代表的低下的生产力、

松散的生产关系以及传统文化价值被彻底否认，而城市

所代表的高度工业化、商业化以及消费主义文化逐渐成

为中国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主流价值观念，而这种城乡二

元价值观的结构性对立在民宿这一亚文化形态中也有深

刻体现。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

城市化（城镇化）运动。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

2017 年中国城镇人口为 81347 万人， 占总人口比重（常

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58.52%。[6] 而在 1997 年，中国

城镇人口仅为 36989 万人，占总人口比重只有 29.9%。[7]

由此可见，近二十年间，中国有 4.4 亿多的乡村人口已

经转化为城镇人口，平均每年有超过 2200 万人从农村

涌向城市（城镇），这标志着中国城市化（城镇化）正

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如上所述，中国现代的城市化运动

在很大程度上被简化成城市“吞并”乡村这一不可逆转

的社会转型过程，这不仅意味着城乡空间之间的此消彼

长，更意味着二者在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全方

位的不平衡在日渐加剧，而不是在逐步缩小。在这一宏

观的具有“侵略”色彩的城市化运动背景之下，城市意

象往往被大众传媒渲染成为一个积极、正面、具有主导

地位的“文明符号”。与此相反，乡村意象在大众传播

时代逐渐被异化成为一个消极、负面、处于边缘地带的

“前文明符号”。

从符号标出性理论来看，大众传媒视野下城乡意象

之间的二元对立结构形成了一种标出与非标出的动态关

系。所谓“标出”或“标出性”（markedness），是源自

语言学中的概念，后应用到文化研究和符号学之中。按

照赵毅衡的说法 ：“当对立的两项不对称之时，出现次

数较少的一项，就是‘标出项’，而对立的使用较多的

一项，就是‘非标出项’。关于标出性的研究，就是找

出对立的两项规律。”[8] 标出与非标出这一对立关系成

立的前提源于一个假设 ：任何文化都是由正项、中项和

异项之间的三元关系所共同构成。其中，异项即标出项，

它“被中项与正项联合排拒”，而“中项无法自我界定，

也没有自己独立的符号，必须靠非标出项来表达自身。”[9]

所谓“非标出项”，即正项和中项的联合体，二者构成

文化中的主流和正常形态，而标出项则是边缘化的非主

流和非常态。

因此，中项偏向的一边与中项离弃的一边分别构成

了正项与异项，即非标出项与标出项。在城乡二元对立

结构中，这种具有普遍色彩的“中项偏边”现象反映出

二者始终处于标出与被标出的不平衡状态。当中项认同

城市这一端之时，那么乡村则成为被标出的异项。当中

项偏离城市这一端之时，那么乡村则获得了转变为正项

的机会，原有的城乡二元对立结构随之被打破甚至被颠

覆，从而有可能发生文化上的“标出性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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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标出性翻转”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曲折演

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是两个对立项博弈的结果。

由于“反标出”的阻力，城乡意象的翻转只能是局部

性的翻转，其产物是作为亚文化形态的“城乡复合体”。

如果要彻底扭转乡村意象的边缘地位，除非以城市文

化为主导的“元语言”发生倾塌或被颠覆，否则以城

市为中心和以乡村为边缘的二元结构将无法得到根本

性的转变。

城乡意象：非标出与标出关系

移动互联网平台上的“民宿软广告”主要通过讲述

游客、房东等与旅行主题有关的故事来包装特色民宿和

宣传民宿企业品牌，此类广告结合了图文和影像媒介，

具有鲜明的故事性与新闻性，属于广义上的“软广告”。

相比于传统的“硬广告”，这种通过文艺形式呈现的“故

事型软文”对向往远方与异域的年轻受众具有较强的吸

引力。

从故事所设定的地点来看，“民宿软广告”中既有

繁华喧嚣的城市，也不乏清静宜人的乡村。通过对国内

具有品牌影响力的民宿公众号和在线短租平台的梳理，

笔者发现，此类平台上所投放的数以千记的“民宿软广

告”中对于城乡意象的建构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倾向于一

种相似的叙述逻辑 ：即过度强调二者不可跨越的异质

性，并通过媒介化的手段不断渲染和夸大城乡之间的差

异性，使二者的对立结构固化为一种程式化的广告叙述

模式。

一旦涉及城乡意象，几乎所有品牌性的短租平台上

的“民宿软文”都会着力渲染二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关系。在这种二元对立的叙述框架之下，民宿软广告中

的乡村意象往往被塑造成非常态的“标出项”，即中项

所离弃的异项，而城市意象则是代表主流文化的“非标

出项”，即中项所认同的正项。城乡之间的这种“中项

偏边”现象普遍存在于民宿软广告之中。

在一篇题为《大城市容不下她的梦想，这个湖南美

妞跑到乡村种田遛狗，过起了让城里人都羡慕的日子》

的软广告中，民宿女主人公 Heaven 偶然来到上海的一

个小村庄，情不自禁被当地的蓝天白云、麦田竹林深深

吸引，于是决心留在此地，她将这个小村庄称为“东篱

竹隐”，并租下一个小平房，亲历亲为重新改造设计成

她理想中的民宿。Heaven 说“这就是她穷极一生追求

的梦想。而这一切，是城市里容不下、给不了的。”[10]

在该软广告中，民宿女主人公 Heaven 被描述成一位渴

望回归自然，追求田园生活的自由主义者。乡村被描绘

成个人梦想的栖息地，而城市则成为实现自由生活的现

实障碍。

相对于城市的物质主义与以功利为导向的生存模

式，乡村成为“极简主义者”所推崇的“世外桃源”。

在一篇名为《30 岁逃离都市，到深山隐居，她用破布

织就了自己的童话世界》的软广告中，故事女主人公

Jing 是一名山东姑娘，曾在深圳一家服装公司担任设计

经理，但高负荷的工作让她差点失明。于是，2015 年，

她 30 岁那年辞了职，搬到深圳市郊的梧桐山开了一间

自己设计的民宿。Jing 种植了 86 种花草，日常生活基

本自给自足，而这种单纯的田园生活让她感到内心充实。

软文的结尾引用到 Jing 的一段话 ：“离开了城市化的生

活节奏，清晨在晨曦中醒来，夜晚在星光下入睡。开始

感知自己与万物相连，每天每一刻都被植物，动物，朝

阳落日感动着。”[11] 显然，在这一段颇具抒情色彩的自

白中，民宿女房东同样被塑造成一位具有乡土情怀的自

由主义者。对这类人来说，城市作为文明的象征显然成

为一种难以承受的身体与精神上的双重负担。

相比较城市的喧嚣与浮躁，乡村往往被塑造成为灵

魂的避难所。在《她逃离北京，在苍山洱海边建一座彩

虹农场，成了大理新地标》这则软广告中，故事女主角

小丽是珠宝设计师。按广告叙述者的说法，她并非因为

物质上或工作上的压力而离开北京，而是渴望宁静而悠

闲的乡野生活。“我不论走到哪个城市，我都觉得我静

不下来，但是我在双廊一个海边的客栈，你会觉得时间

静止了，让我觉得慢下来了，可以安静地生活了，然后

就留在了大理。”[12] 小丽这段叙述充分反映出她对田园

生活的憧憬和向往，但并不一定是如标题所标榜的“逃

离北京”。但在城乡二元对立的叙述逻辑之中，“离开城

市”与“逃离城市”的区别被广告叙述者有意无意给“抹

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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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以“逃离城市”或“回归乡村”为叙述

模式的民宿软广告虽然数不胜数，但其潜在的叙述逻辑

与以上所列举的三则软广告如出一辙。此类冠以“逃离

城市”的软广告实际上通过符号修辞上的“诡辩术”给

广告受众灌输一种“似是而非”的印象 ：“离开城市”

等同于“逃离城市”，而“逃离城市”意味着“回归乡村”。

如此一来，在民宿软广告中，城乡意象的差异往往

被简化为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结构。在城乡对

立的话语体系之中，城市代表正项与常态，民宿软广告

主人公“离开城市”或“逃离城市”都同样意味着对主

流群体（中项）的偏离， 本身是一种极度个性化的“出格”

行为，具有鲜明的标出性色彩。与此相对，乡村被置于

城市的对立面，是不被主流所认同的异项。因此，民宿

软广告中主人公“回归乡村”同样成为被正项和中项联

合排拒的标出性行为。而“回归乡村”则被替换为“逃

离城市”的另一个同义符号，尽管二者之间并没有逻辑

上的因果联系。为了渲染“标出性”的传播效果，在民

宿软广告“逃离城市”或“回归乡村”的叙述模式中，

城乡意象的二元对立结构往往被固化为“非黑即白”的

广告元素。而城乡之间的异质性也被夸大并伪装成一种

“自然化”的媒介产物。事实上，城乡之间非标出与标

出的绝对二分关系只是广告修辞所建构的“符号幻象”。

然而， 从传播效果来看， 正因为“逃离城市”或“回

归乡村”叙述模式中故事主人公异于常人的“标出性”

行为，反而使民宿软广告得到了大众舆论的广泛关注，

获得了较高的点击量和深度反馈，使民宿房东实现了可

观的经济收益，客观上实现了软广告的推广和营销效果。

不过，这一叙述模式表明乡村意象在大众传媒视野下仍

然处于边缘化的弱势地位，是少数派的自我标出行为，

是一种主流之外的亚文化形态。假如“回归乡村”要转

变为正项，成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就必须被中项（主

流舆论）所广泛认同，扭转乡村被标出的异项地位。

从标出性基本原理来看，正项与异项之间的不对称

时常处于不稳定状态，会随着文化语境的改变而转变，

乃至被颠覆，这就是所谓的“标出性翻转”。要实现乡

村与城市之间根本性的文化翻转，关键是如何吸附中项

的力量。“中项偏边”的原理说明，除非主流（中项）

偏向于认同前工业社会所沿袭的乡村文化，乡村意象才

能成为正项。若中项仍然将工业社会所构建的城市文化

视为“不言而喻”的常态，那么城乡之间的文化翻转将

无法实现。

城乡意象二元结构中“标出性翻转”之可能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大众传播视野下的城市形

象往往是以高楼大厦作为现代化与国际化的图腾 ；而乡

村意象中的田园农场反而成为原始、蒙昧的象征。随着

20 世纪末以来中国文化界对现代性、全球化、普适性

价值观等西方工业文明的深刻反思与警醒，这一城乡对

立的程式化印象也正在舆论场域中悄然发生改变。以西

方“国际大都市”为模板的千篇一律、毫无个性的“新

城规划”开始不断遭到舆论界的质疑和批判。城市作为

“工业文明的符号”，其正项地位并非不可撼动。与之相

对，传统的、复古的、地域性的乡村意象却逐步开始迈

入公众的视野，愈来愈成为一个与都市镜像相对立的

“反现代性”的“诗意符号”，其异项地位正在逐渐上升，

甚至具有反转的可能。城乡意象之间这种“标出性翻转”

的趋势在各类民宿软广告中均有深刻而显著的体现，值

得特别关注。

在民宿软广告中，民宿主人公的文化身份从单一化、

边缘化趋向多元化、主流化，这种从非主流到主流文化

身份的转换反映出城乡意象“标出性翻转”之可能。总

体来看，民宿房东的文化身份可分为主流型和非主流型

两大类。主流型与非主流型民宿房东的主要区别并不在

于社会地位与经济实力的不对等，也不在于具体行为模

式的差异，而在于社会认可度的高低。主流型民宿房东

作为“体制内”的精英代表，其职业形象和文化身份符

合主流大众的集体想象，因而被社会认可度较高，即中

项偏向的一边，代表着“正项”；而非主流型民宿房东

作为亚文化群体，其边缘化的行为模式原本是对主流价

值观的背离，因而被社会认可度较低，即中项离弃的一

边，代表着“异项”。

相比较而言，非主流型民宿房东作为文化“异项”，

他们要么被“收编”为正项或中项的一部分，要么被“排

斥”在正项和中项之外，因而其“逃离城市”的“标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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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无法从根本上挑战城市作为正项的合法性地位。而

主流型民宿房东往往出于各种动机自愿选择放弃已有的

主流文化身份，决心“回归乡村”或“离开城市”，而

这一现象的背后实际上反映出原有的正项或中项在向异

项偏移。如果这一中项偏移持续增长并不断扩大，那么

就有可能动摇以城市为中心的主流文化，造成“标出性

翻转”。

先看非主流型民宿房东，这一类人包括自由职业

者、“旅行控”、“文艺控”等亚文化群体，他们往往反

对固化的中产阶级价值观，其反叛色彩有几分类似于

20 世纪 60 年代盛行于美国的“嬉皮士”。比如，在一

则题为《女学霸和“男学渣”私奔到山里，开茶馆做衣

服，引来整个成都的爱茶人“围观”！》的软广告中，

故事主人公何世杰早点辍学，在酒吧唱歌，玩摇滚，属

于传统上“不务正业”的类型。啾啾则是四川大学的“学

霸”，曾经的“乖乖女”，在她男友何世杰的影响之下，

居然在大四临近毕业前主动选择“辍学”。之后，二人

跑到青城山脚下租下一间民房，一次性付了 10 年的租

金，开始打造一家隐居山林中的民宿兼茶馆，享受着原

生态的田园生活。[13] 在这则软文中，故事的男女主角

属于亚文化群体中的“自由人”，其“叛逆”行为显然

无法被主流所认同，具有鲜明的标出性。

在另一则题为《还有人 diss 姐弟恋？这辈子做过最

对的事儿，就是和你闪婚然后玩转天下》的软广告中，

男主角叫海超，女主角叫佳佳，二人是姐弟恋，他们一

起开过公司，做过代购，但最大的共同爱好是酷爱旅行。

两人去过几十个国家，在 2015 年，为了躲避雾霾，带

着孩子搬到农村。随后，两人商量决定把位于怀柔区城

郊的老房子改造成特色民宿，取名为“大隐于世 · 秘境

小院”。[14] 在这则软文中，故事男女主角都是“旅行控”，

显然也属于不被主流所认同的亚文化群体。由于此类软

广告中主人公的文化身份原本具有标出色彩，属于被正

项与中项联合排拒的异项， 因而其“逃离城市”的选择，

无法对以城市为中心的正项构成致命的威胁。

另一类是主流型民宿房东，此类既有体制内的少数

“叛逆者”，如教师、记者、公务员等被公众认可的“正当”

职业。但更多是来自于体制外的中产阶层， 如 IT 业、金

融业、传媒业、设计业、建筑业、文艺界等各领域的精

英人物。此外，还包括少量成功人士，如公司老板。这

类人有些类似于20世纪60年代盛行于美国的“雅皮士”。

但与非主流型民宿房东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崇尚纯粹、

随性、自然、个性化的非群居生活，对高度群居化的城

市生活都持有一种“抵制”的立场，虽然在程度上会有

所不同，但无本质区别。

此类“辞职返乡”的叙述模式可以视为“逃离城市”

的变种，其内在逻辑具有一致性，而且往往以“新闻故

事”的形式来呈现。在一篇名为《80 后大学教授辞职

回乡爆改破民房，宛若仙境，从此看丫头长大陪父母变

老》的软广告中，故事的主角是河北地质大学环境工程

专业的一位副教授， 他被学生戏称为 “吕老”，从教 17

年。2012 年，女儿出生之后，远在丽水的妻子带女儿

北上团聚，但石家庄的冬天空气恶劣，女儿会反复咳嗽

发烧。吕老问女儿最想去哪？女儿回答丽水。为了满足

女儿的童心，他决心辞去大学教职，和妻子举家迁回丽

水。一家人齐心协力在乡间将一栋废弃的老屋改造成了

一座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15] 在这则软广告中，吕

老“辞职返乡”的选择无疑具有强烈的标出色彩。然而，

大学副教授的身份却表明吕老原本属于主流的一份子。

因此，吕老“辞职返乡”实际上意味着主流群体的自我

偏离和正项的自我否定，这反映出正项与中项内部开始

出现分化，当这种分化从量变发展到质变之时，就有可

能引发更大范围的分裂，使原有的正项地位进一步下降。

此类体制内“辞职返乡”的叙述模式并不罕见。比

如一篇题为《她辞去公务员，将大片稻田改造成客厅，

连加拿大总理都慕名前来》软广告中，女主人公粟红

是广州的一名公务员，毕业于中山大学，工作已长达

二十五年，期间还当过十年处长。然而，人到中年的她

却最终做出让家人和同事都无法理解的选择——辞职下

乡开民宿。她在广州从化区良口镇的一座山清水秀的小

村庄租下一栋房子，亲自打造了一家名为“米社”的民

宿，甚至吸引了加拿大前总理携夫人一同来到她的民宿

参观。尽管“米社”并非粟红真实的出生地，然而，在

软广告中，“米社”仍然被描述成为一个兼具“文艺腔”

和“小资趣味”的“乡愁符号”。“在这里，能与大地有

最亲密的接触。听蛙鸣蝉嘶，闻稻香阵阵，乘小筏捕鱼。

感乡野情趣，唤儿时回忆。抱着沈从文的《边城》，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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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地晒着太阳。感受如烟的风情和浓浓的乡愁。时光很

快，米社很慢。”[16] 与民宿房东粟红相类似，网红淡水

姐原本也是一名国家机关中层干部。她在年近不惑之年

辞去公职，在莫干山开了一家名为“蕨宿”的民宿。她

辞职这一标出性行为迅速发酵，其事迹也被改编成一则

名为《辞了铁饭碗来到莫干山 ：我不经营民宿，我只经

营生活》的软广告。[17]

显然，民宿软广告中这种“辞职回乡”的叙述体显

示出极具诱惑力的标出性风格。它不仅符合中产阶级对

“诗和远方”的集体期待和想象，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

满足了当下被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包围的都市年轻人想

要逃离城市却又无法逃离的幻想。必须承认，此类体制

内“叛逆者”对“回归乡村”的认同和对中产阶级城市

生活的反叛很容易搅动舆论场对于城市主流阶层的“刻

板印象”，与此同时这也反映出社会主流的“自我分裂”

而导致正项的原有边界开始变得不稳定。

除了体制内的“叛逆者”，体制外各界精英人士也

充分体现出对“回归乡村”这一边缘化异项的充分肯

定。比如，在一篇名为《80 后姑娘辞职 500 强，赤手

空拳改造农民房，竟引央视等各大媒体争相报道！》中，

女主角 Ada 曾经在阿里巴巴工作，有十分优秀的业绩， 

但她却决心回归乡村，自愿成为莫干山的民宿主，原

因是她“在农村长大，对土地有与生俱来的归属感，

骨子里的乡村情结在日复一日时光里蠢蠢欲动。”[18] 这

则软广告中所反映出的“乡土情结”并没有打着“逃

离城市”的噱头，也没有刻意将民宿主的“回归乡村”

塑造成为一种极度个性化的标出性风格。然而，标题

所强调的主人公角色之转换（辞职 500 强）本身就已

经具有强烈的颠覆色彩，而这种颠覆性是社会主流对

城市生活的“自我颠覆”，因而对城市意象作为正项的

合法性提出了挑战。

与此相类似， 在软广告《放弃高薪工作与帝都房产，

开启流浪禅修的生活，这个“拉萨刘嘉玲”的自在人生

足够令人佩服！》中，故事女主人公石渝从西南民族大

学研究生毕业之后，加入北漂一族，经过多年拼搏，成

为中国知名奢侈品网站年薪 50 万的高管。而在 2012

年，她果断辞职，卖掉了北京的房产，开始在旅行中寻

找自我。不久，她考取了专业瑜伽资格证，并在丽江创

建禅修中心。2016 年，她移居拉萨，将布达拉宫下的

住所改造成了具有浓厚“艺术气质”的特色民宿。[19]

从叙述框架来看，这一故事延续了“逃离城市”的叙述

逻辑，然而，广告叙述者有意强调了主人公的“主流身

份”以及她主动放弃城市优越生活的心路历程。可以说，

从城市到乡村，主人公的文化身份发生了“双重位移”。

一方面，主人公作为城市文化正项的代表，“远离城市”

本身就是在不断自我怀疑和自我否认的过程。另一方面，

“回归乡村”则意味着主流型房东在不断向文化异项靠

拢和不断自我边缘化的过程。

因此，在民宿软广告中，主流型或非主流型民宿主

人公客观上“自我标出”的行为背后或许追求的是主观

意图上的“非标出”效果，即试图被中项认可，甚至翻

转为主流群体所能接纳的正项。在城乡二元关系中，由

于非主流型房东的亚文化特质，其舆论影响力往往有限，

很难对城市这一被主流社会所拥护的正项产生颠覆性的

破坏力量。而主流型民宿房东的“自我否定”和“自我

分裂”则从内部开始质疑和瓦解城市作为正项的合法性。

尤其是当这种自我边缘化和反中心化演变为一种自觉

的、群体性的文化反叛意识，那么就有可能造成历史性

的“标出性翻转。”

城乡意象对立结构中的“反标出”机制与“城乡复合体”

如上所述，从标出性理论来看，在民宿软广告中，

城乡意象二元关系中所可能发生的“标出性翻转”将会

颠覆以城市为中心的正项和以乡村为中心的异项，而由

此导致的直接结果是非标出项与标出项之间的逆转。城

市意象将从“常态”演化为“非常态”；而乡村意象则

恰好相反，将从“非常态”转化为“常态”。而在这一

翻转过程中，由于中项逐渐离弃原有的正项，并开始向

新上位的正项靠拢，这会使得城市意象被迫携带“标出

性”，而乡村意象原有的“标出性”则会逐步被淡化乃

至消失。

然而， “标出性翻转”并非是一种“直线式”的突变，

而是呈现出一种“螺旋式”的曲折演进过程。因此，标

出与非标出之间的翻转往往都是正项与异项之间反复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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弈的渐进式演化过程。就民宿软广告而言，一方面，原

先拥护城市意象作为正项的“主流文化社群”不愿被“降

格”为非常态和非主流， 因而反对“被标出”； 另一方面，

原先倡导乡村意象的“非主流文化社群”试图改变自身

作为边缘化的异项，成为被中项所接受的“非标出项”，

因而也反对“被标出”。由此， 在“标出性翻转”的过程中，

城乡意象对立结构之中将会发生“双重反标出”现象。

赵毅衡提出“标出性翻转”这一说法，并注意到一

些“淡化”标出的社会学现象中带有“反标出”的倾向，

比如白领办公室职员尝试用一种“非标出”的方式来呈

现自我，也可被视为一种“反标出”的“庸常宣言”。[20]

不过，赵毅衡并没有从“标出性翻转”过程中标出项与

非标出项之间的博弈关系来详细阐述两者之间所存在的

“反标出”转换机制。而以往有关标出性的理论也几乎

没有直接涉及到“标出性翻转”过程中的“双重反标出”

现象，同时对这一现象所可能产生的重要后果也估计不

足。笔者认为，“反标出”转换机制揭示出“标出性翻

转”过程中两个对立项之间不可忽视的过渡状态和变异

现象。无论是非标出项转化为标出项抑或标出项转化为

非标出项，实际上都是在竞争中妥协，在妥协中竞争，

因此，“标出项”与“反标出项”的竞争关系不能简化

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两项的水平位移，而是在不断分

裂、调和与变异之中所发生的“中和效应”。

“反标出”与“标出”相互博弈所产生的“中和效应”

具有普遍意义。从民宿软广告中城乡意象二元关系来看，

如果“标出性翻转”彻底实现，原先作为异项的乡村将

完全替代原先作为正项的城市意象，颠倒的结果是前者

成为主流，变为“零度风格”， 而后者变为非主流，构成

“标出性风格”。然而，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并且忽略

了“反标出”所可能导致的“标出性风格”的变异。由

于“双重反标出”对“标出性翻转”过程的抵制和重构，

在城乡二元对立结构之中衍生出了一种非城非乡又亦城

亦乡的特殊意象——“城乡复合体”。

在民宿软广告中，“城乡复合体”意象往往表现为都

市街区中所刻意营造的“田园意境”或“乡村情境”。举

例来看，在一则名为《她 30 岁从知名媒体裸辞，在胡

同里打造了自己的乌托邦》的软广告中，主角卡生是 80

后，云南人，生性热爱自然。她原本是知名媒体人，辞

职后在北京胡同打造了一座民宿。广告叙述者用一种诗

意的笔法将卡生描述为一名北京城中的“隐士”，“于是

她走进胡同，喧嚣世界安静下来，只剩下一个落满丁香

的小院，卡生说住在这里，物质欲望也降得极低，像花

草树木一样，人回归到很自然的生活状态。”[21] 在广告中，

卡生的胡同民宿被形容成一个“搬运”到北京城中的“移

动乡村”，显示出强烈的标出性。然而，这座胡同民宿并

非单纯的“个性化旅店”，它还兼具各类实用性的社交功

能，比如不定期举办画展、时装展、工艺品展以及名人

饭局，此外还会有各种文化沙龙活动。因此，这座深藏

在胡同中的“小院”所独具一格的艺术特质与形而下的

商业特质又自觉不自觉走向了合流， 其“崇尚自然”的

标出色彩于是演化成了民宿的“时尚卖点”。

在一则题为《他家的“院子”5600m2，却能藏在

成都的高楼里！一扇门连接“两个世界”，这才是真正

的桃源啊》的软广告中，民宿主是一位连锁酒店的老板，

算是成功人士，然而，这位年近中年的“酒店大佬”却

醉心于“禅学”。于是，他在成都市蜀西路的高楼大厦

之中打造了一座具有“禅味”的“锦城院子”。正如广

告叙述者所描述 ：“‘锦城院子’就像是隐居在城市里的

世外高人，它好像看破了一切，知道你喜欢精致讨巧的

小物件，也知道怎么去安抚你那颗浮躁的心。”[22] 显然，

“锦城院子”这种“大隐与世”的禅意在灯红酒绿的天

府之国成为一种低调却又高贵的奢侈品。“锦城院子”

所着力打造的“禅修室”、“冥想室”、“香堂”等禅意风

格试图构建一个超越世俗世界的“都市桃花源”。然而，

吊诡之处在于，其动辄上千元一夜的房费却又将这种形

而上的“隐士风”拉回到了资本逻辑所统治的商业世界。

与此相类似，在一则名为《复原 600 平米百年私

塾并改为民宿，这个斜杠青年邀请你体验士大夫的闲适

生活》广告中，Jackie Leung 也是一位具有“隐士情结”

的民宿主。他将广州白云区城中村中的一座别具岭南风

格的百年私塾改造成了兼具审美与实用功能的高端民

宿。如民宿主在广告中所叙述 ：“每个客人进门，私塾

都会有三样东西给他 ：视觉上世外桃源般的享受，因为

院子足够大足够传统足够美 ；听觉上如处在山野溪涧般

空灵自在，因为假山的水声淙淙 ；嗅觉上带来触及心底

的宁静，袅袅的沉香早已焚上，深吸一口，疾行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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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心灵都可渐渐慢下来……”[23] 如果只看广告词，受众

可能会以为这座私塾民宿是坐落在某个偏僻的山野或乡

村。但事实上，这座具有强烈标出色彩的私塾民宿就紧

邻广州地铁六号线沙贝站，其日均价格超过六千元。如

此高昂的价格门槛无疑使这座低调却又奢华的私塾式民

宿不仅成为区隔世俗世界的“桃花源”，同时也阻隔了

世俗世界的芸芸众生， 成为“高端人士”和“高消费阶层”

暂时摆脱城市喧哗的专属“疗养院”。

在上述民宿软广告中，无论是北京胡同，锦城院子

还是私塾式民宿，都可以被视为“城乡复合体”的化身。

它们都精心伪造了一种隐藏在都市喧嚣中的“田园意境”

或“乡村情境”， 给受众制造出一种“大隐隐于市”的错

觉。但与此同时，这一特殊意象又暗合了现代都市人既

高度依赖于城市却又幻象逃离城市的矛盾心理。

从广告叙述手法来看，民宿软广告中“城乡复合体”

这一特殊意象的建构既模仿了“回归乡村”叙述模式中

对乡村或田园特质的认同，与此同时，它又淡化了“逃

离城市”叙述模式中对都市特质的排斥。因此，它的参

照物既不完全是作为正项的城市也不完全是作为异项的

乡村，而是两者“杂交”所形成的“新物种”。那么，

这一“新物种”是如何形成的呢？笔者认为，“城乡复

合体”的形塑过程实际上就是城市意象作为非标出项与

乡村意象作为标出项这两者之间发生“标出性翻转”的

过程。然而，这一“标出性翻转”不是指向作为转化结

果的全局性“翻转”，而是指向作为演进过程的局部性

“翻转”。这一翻转过程所反映的并非是一个固化的终点，

而是两个对立项动态而微妙的博弈状态。

在“反标出”转化机制中，作为标出项的乡村为了

摆脱其异项位置而“反标出”，而作为非标出项的城市

为了巩固其正项地位而“反标出”。因此，两个对立项

之间在“双重反标出”构成了局部性的“标出性翻转”，

从而诞生了非城非乡却又亦城亦乡的新型标出项——

“城乡复合体”。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民宿软广告中所呈现的“城乡

复合体”并不能等同于社会学意义上所说的“城乡一体

化”，因为这一媒介镜像的社会功能并未能缩小城乡二

元结构所导致的不平衡。同时，它也没有在经济学层面

体现出“城乡空间融合”的特征。“城乡空间融合”特

征之一为“乡村资源不再是单向的非农化转移，而且能

同时获得城市资源的使用和消费。简言之，就是在乡村

中也能处处享受到城市一般的物质与文化生活。”[24] 显

然，“城乡复合体”表面上以乡村意象作为理想镜像，

推崇乡村文化所倡导的自然化、简约化、去中心化的日

常生活美学， 但其本质却是将“乡村景观”或“田园景

观”强行移植进都市商业体系之中，背后是以功利化、

高端化、 再中心化的消费主义和资本逻辑作为基础。因

此，“城乡复合体”并没有在实质上弱化城乡二元对立

结构。这一特殊意象或许预示着未来可能实现的革命性

翻转，但本质上来看，这种不彻底的局部性翻转表明“城

乡复合体”仍然只是一种缺乏主导性“元语言”力量的

亚文化形态的异化产物。

结 语

从社会学意义来看，有学者甚至断言，城乡严重

不对等的二元结构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因

而弱化城乡二元结构应当成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出发

点。[25] 若从文化层面来看，民宿软广告中的城乡意象

非标出与标出之间的动态博弈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从

媒介社会学层面揭示出社会转型期城市与乡村之间所

存在的严重对立和难以回避的冲突，其背后隐含着城

乡二元结构所导致的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资源等

方面的不平等关系。

不过，在民宿软广告中，城乡对立结构所暗含的

政治经济学意义被简化成了一种带有“消极自由主义”

色彩的小资趣味和都市中产阶级的乌托邦。这种碎片

化和个体化的抵制不具备自觉的群体意识和政治立场，

因而无法对以城市为中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形成颠覆性

的力量。

因此，尽管民宿软广告在表面上往往极力塑造一种

具有标出性风格的“反物质化”的乡村生活理念，但在

实质上却又无法摆脱以城市化为主导的消费主义。对民

宿软广告叙述者而言，广告的艺术逻辑不得不受制于商

业逻辑，广告修辞精心运作的目的是将赤裸的消费主义

包装成“日常审美文化”来赋予“逃离城市”或“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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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之类叙述模式的合法性。然而无论是“逃离”或

“回归”，其本质都无法摆脱异化的消费主义和资本逻辑

所统摄的城市主流话语。

不可否认，民宿软广告中城乡意象局部性的“标出

性翻转”反映出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已经开始浮现的

“逆城市化”思潮的端倪。翻转的背后甚至牵涉到一整

套文化“元语言”的剧烈变动，即从原有的“以城市化

与物质化为中心”的消费主义向“以自然化与生活化为

中心”的生态主义转变之趋势。然而，这一转变尚不具

备革命意义，而只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消极自由主

义”、“生态主义”与“消费主义”混搭的半成品，因而

只能构成局部性的“标出性翻转”。

需要警惕的是，这种未完成的“翻转”所造就的产

物（如“城乡复合体”）的实质是一种能指意义上的“亚

文化形态”，或表现成迎合都市中产阶级趣味的猎奇式

的媒介景观，而无法形成一套被中项所认同的符码系统。

若要形成具有所指意义上的“标出性翻转”，需要整个

文化语境出现大局面式的“翻转”。随着中国 “大城市病”

的加剧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开展、“美丽乡村”的

建设以及“逆城市化”潮流的冲击之下，城乡二元结构

的不稳定性和可塑性将会愈发明显，而这也昭示着一种

新型的、所指意义上的非城非乡、亦城亦乡的“城乡复

合体”出现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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